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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韵潮声●

●桑梓留痕●

●巷陌奇谭●

●阡陌流年●

西涧西（组诗）

□贾鸿彬

春色

西涧渡春色

是幽草浅浅的绿

舟在涧边憩息

水在舟旁轻漾

风来幽草幽幽

风去幽草幽幽

草叶伸进涧中

鲦鱼在草上跳跃

雨在傍晚落下

西涧开始说话

夜

夜从深树中溢出

染墨了涧水

染黑了赤湖铺古桥

黄鹂已经沉睡

幽草一帘幽梦

杜鹃总是失眠

它们黑色的鸣声

没有惊醒黄鹂

没有惊醒幽草

却唤醒了鸡啼

惊醒了我

蒹葭

西涧的蒹葭

举着半截春天

我溯涧水，走到

韦应物的涧边

高一尺的绿，压着

残缺沧桑的古道

黄鹂把鸣啭，从深树

转到蒹葭中

春潮带雨，漫过

雁阵的最后一行字

韦应物的吟咏

没有春风里的蒹葭

我折一脉葭叶

像折下西涧的绿

野渡的舟，载着

无人的永恒

涧边蒹葭漫漫

是春补写给我的诗笺

我继续溯涧而上

走进《诗经》

风穿过空心的蒹

吹亮从唐朝走来的路

沐着西涧的风

从此我也是，扎根

涧边的蒹葭一株

骤雨

深树里溅起青烟

呼应着唱诗的黄鹂

从清明节前的周六

到清明节后的周一

骤雨冲击着西涧

旋起几处无声的回流

幽草在回流中摇曳

一曲牧笛飞过

水牛踏过芜菁的田野

牛背驮着戴笠的老农

牧笛声声，西涧却没有牧童

春潮带雨，依旧晚来急

西涧也没有了韦应物的舟

陈瘸子第一次看见那个少年时，正下着瓢
泼大雨。

雨水把滩涂搅成了浑汤，灰色的天和灰色
的泥混成一色。少年就站在泥水里，裤腿挽到
膝盖，露出白净的小腿。他手里拎着一只断了
线的风筝，那风筝半埋在泥里，彩色的翅膀被
泥水浸透，再也飞不起来了。

“喂，小孩，快上来！”陈瘸子拄着铁锹喊道。
少年抬起头，雨水顺着他额前的黑发往下

淌。他的眼睛很亮，像刚被雨水洗过的石头。
“我的风筝……”少年说。
陈瘸子一瘸一拐地走下滩涂，泥水立刻淹

到他的大腿根。他熟悉这片泥沼，三十年前，
他也是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这里讨生活。

“走吧，风筝没了就没了。”陈瘸子拉起少
年的手。

少年的手冰凉，在微微发抖。
回到窝棚，陈瘸子给少年倒了碗热水。窝

棚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个煤炉，墙上挂着一
排各式各样的风筝。

“你也喜欢风筝？”少年问。
陈瘸子笑了笑：“都是捡来的。”
少年告诉陈瘸子，他叫小林，跟着父母来

乡下过暑假。那只风筝是爷爷留给他的。
“爷爷说，这风筝能飞到云上面去。”
陈瘸子没说话，只是默默拨弄着炉火。他

想起三十年前的那个下午，他也是这样坐在这
个窝棚里，听着雨声。那时他的腿还没瘸，还

能在滩涂上奔跑如飞。
“明天退潮，我带你去找风筝。”陈瘸子说。
第二天天没亮，潮水刚刚退去，滩涂上留

下一道道蜿蜒的水痕。陈瘸子带着小林深一
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中。

“要顺着水痕走，不然会陷进去。”陈瘸子
叮嘱道。

小林学得很快，他仔细观察着陈瘸子的每
一个动作，如何用铁锹试探前方的路，如何在
淤泥中保持平衡。

“你常来这里？”小林问。
“三十年了。”陈瘸子望着远方，“这里的每

一寸泥，我都认识。”
他们最终在一个泥洼里找到了那只风筝。

它已经完全被淤泥包裹，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小林小心翼翼地清洗着风筝，突然，他惊

叫一声：“这里有东西！”
陈瘸子凑过去看，泥坑底部露出一角木

箱。他的心猛地一跳。
两人费了好大劲才把箱子挖出来。那是

个老式的樟木箱，虽然埋在泥里多年，却保存
完好。箱子里只有两样东西：一本泛黄的日记
和一只哨子。日记的扉页上写着：陈望湘，
1972年。那是陈瘸子父亲的名字。

“你认识他？”小林问。陈瘸子没有回答，
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他翻开日记，父亲熟悉的
字迹映入眼帘：“今日又去放哨，潮水来得太
快，险些回不来。但为了那份责任，值得……”

随着阅读的深入，一个被埋藏了三十年的
秘密渐渐浮出水面。原来，陈望湘曾是这里的
护滩员。1975年夏天，他在巡滩时发现了一伙
盗捞沉船文物的歹徒。为了阻止他们，陈望湘
与歹徒搏斗，最终落入涨潮的滩涂中，再也没
有上来。

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若我遭遇不测，望
后来人继续守护这片海域。水下有明代的沉
船，那是我们的根……”

陈瘸子记得，那年他十六岁。父亲失踪
后，他找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只在滩涂上找到
了父亲随身携带的哨子。而在寻找父亲的过
程中，他的腿被暗流中的礁石划伤，感染溃烂，
最终落下了残疾。

“所以你一直守在这里，是为了等你父亲
回来？”小林问。

陈瘸子望着窗外的滩涂，轻轻摇头：“不，
我是为了替他继续守下去。”

傍晚时分，陈瘸子带着小林来到滩涂深处
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里。”陈瘸子指着前方的
一片水域，“有些东西值得用生命去守护。”

小林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突然，陈瘸子看见泥水中闪过一丝异样的

光芒。他弯下腰，从淤泥中摸出一块瓷片。那
瓷片温润如玉，上面勾勒着青色的花纹。“是明
代的青花。”陈瘸子喃喃道。

更多的瓷片散落在周围，仿佛在指引着什
么。陈瘸子和小林顺着瓷片的方向往前摸索，

在淤泥下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礁石，礁石上刻着
模糊的字迹：“中华文物，永守不移。”

那是陈望湘的笔迹。陈瘸子跪在泥水中，
泪水模糊了视线。三十年了，他终于找到了父
亲的遗志。

“我会继续守下去的。”他对着大海轻
声说。

小林默默站在他身边，手里紧紧攥着那块
瓷片。

夕阳西下，两人的影子在泥泞中拉得很
长。潮水又开始上涨，一点点吞噬着滩涂，仿
佛要将所有的秘密都收回大海深处。

但有些东西，一旦从泥泞中浮现，就再也
不会沉没了。

第二天，小林要回城了。临行前，他把那
只洗净的风筝送给陈瘸子。“等我长大了，一定
回来帮你。”

陈瘸子笑了笑，从墙上取下一只新做的风
筝递给小林：“送你。”那是一只简单的沙燕风
筝，陈瘸子用捡来的竹篾和旧报纸做的。

小林接过风筝，突然扑进陈瘸子怀里：“爷
爷，你一定要等我。”

陈瘸子愣住了。这是三十年来，第一次有
人叫他爷爷。他轻轻拍着小林的背，就像当年
父亲拍着他一样。

送走小林后，陈瘸子独自站在窝棚前。他
掏出父亲的哨子，轻轻吹响。哨声悠扬，穿过
滩涂，越过海面，消失在远方。

泥魂（小小说）

□吴海贝

人 的 一 生 要 走 许 多
路，使我终生难忘的，就是
去外婆家的小路。

自记事起，母亲就带
我不知走过多少回，母亲
常说，在她很小时，外公
就不幸去世，是外婆一人
把 几 个 儿 女 拉 扯 长 大 。
去外婆家大约有十几里，
有山坡小路，也有涧湾沟
渠。五六岁时，好像外婆
家有股巨大的吸引力，使
我不由自主地想去走“亲
戚”。可那时，母亲为了
多挣一点工分，就没有时
间带我去。如果我实在
想 去 ，就 一 个 人 偷 偷 地

“独往独来”。
春天，我走在山坡的

小路上，路两边不知名的
野花到处都是，姹紫嫣红，
非常美丽。小路被装扮得
像一条彩带，不规则地伸
向远方，仿佛外婆就站在
小路的尽头向我招手。我
一边走，一边采摘野花，听
着鸟儿在天空为我歌唱，
看着流水伴我同行，我的
心情就像春天的太阳，暖
洋洋的。

那时的小路其实就是
这个村到那个村的田埂河
坝，有些涧湾上根本没有

桥，只是在水中等距离地放几块石头或粗点的树
棍，就算是桥了。每到这样的地方，我都匍匐下身
子，慢慢爬过去。别人看到总会笑我，而我却觉得
这样最安全。因为离土地最近，落差最小，万一跌
倒，也不至于“头破血流”。如果既没有石头，也没
有树棍，那就只有脱掉鞋子，卷起裤管蹚过去。河
水清清，四季长流。春天的水还很凉，所以过河的
速度要快，三脚两步就跑过去了。到了夏天，脚丫
子泡在清凉的水中，别提有多惬意了，这时候就不
着急过河，可以在水里多磨蹭一会，有时还能捉点
小鱼小虾。

离外婆家不远的小河岸上，有几棵枣树。到了
秋天枣子能吃时，我就想在树下站一会，四顾无人
时，就“投石问枣”砸下几颗枣子吃。有一次正准备
偷砸枣子，突然从村里快步走来一个人，我以为是枣
树的主人，拔腿就跑，跑出老远回头一看，他还跟在
后边，吓得我一口气跑到外婆家躲藏起来。后来才
发现，这个人是走村串巷讨饭的，虚惊一场。那时讨
饭的人很多，他们为了多讨一口饭，只好加快脚步，
多赶几个门，正所谓“说书的嘴快，要饭的腿快”。

后来，家里生活艰难，母亲叫我去挖野菜弥补口
粮的不足。但只要有点吃的，母亲总让我给外婆送
点过去；外婆有点吃的，也会拖着虚弱的身体给我们
送点过来。

在这条“骨肉相连”的小路上，一草一木都像亲
人一样亲切难忘。山水依旧，慈祥善良的外婆已在
贫病交加中去世多年，那条小路也被大路替代……

去
外
婆
家
的
小
路

□

朱
希
华

有种草，生在故乡皖东大地的田埂上，也一直长在我心底。
故乡的田埂，是岁月铺就的青绿色长卷，一年四季都铺展着葳

蕤的生机。狗尾草举着蓬松的穗子在风里摇晃，车前草贴地而生
守着阡陌，马齿苋肥厚的叶片藏着露水，蒲公英撑着白色的小伞等
待远行，还有紫地丁、牛筋草、荠菜、血见愁……数不尽的野草簇拥
着田垄，织就了乡村最朴素的底色。而在万千草木里，我唯独钟情
于茅针，乡人唤它茅草芯，我们孩童却偏爱叫它“毛姑娘”，或是“毛
妮儿”。这一声软乎乎的称呼，藏着我们对这株小草全部的亲昵与
偏爱。

“毛姑娘”是春天递来的第一口甜，也是我们农村孩子独有的
天然零食。熬过料峭寒冬，我们总蹲在田埂边眼巴巴地盼，盼着茅
草丛里抽出尖尖嫩茎，盼着茎顶慢慢鼓起小巧的苞，鼓鼓囊囊的，
像小姑娘悄悄把一团雪白绵软的心意藏在绿衣里。老人们常说，
这时候的“毛姑娘”最鲜嫩，再晚几日就老了，嚼着发柴，便失了最
好的滋味。于是一放学，我们就撒开脚丫扎进草丛，指尖捏紧尖尖
的茅针，力道要轻要稳，慢慢往上提，生怕莽撞扯断了这春日独有
的甜。剥开翠绿紧实的苞叶，一团绒乎乎的白穗落进掌心，软得像
棉花糖，又像初生的云，轻轻含进嘴里，清甜汁水瞬间在舌尖化开，
裹着淡淡的青草香，绵密温润。这点清浅的甜，是市面上任何糖果
都比不了的，是乡野春日最慷慨的馈赠，咬下去的那一刻，满心都
是孩童独有的雀跃与满足。

拔“毛姑娘”，从不是一个人的乐子，那是我们童年最热闹的田
间嬉戏。三五成群蹲在田埂上，比谁眼尖，比谁手快，谁能在密密
的茅草丛里翻出最饱满紧实的“毛姑娘”，谁能攥着一大把白绒穗
先喊出声，谁就是当天最得意的小赢家，笑意挂在脸上，半天都散
不去。我们还爱拿它当斗草的筹码，蹲在软泥上两两比试，捏着嫩
茎轻轻较劲，赢了的人捧着一把毛茸茸的“毛姑娘”，眉眼都弯成了

月牙。那一刻忽然就懂了古词里少女斗草的欢喜，原来千百年前
的烂漫，和我们乡间孩童的野趣本就相通，恰如那句“疑怪昨宵春
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不过是一株小草定的小小输赢，就足以让
人欢喜，从眼底甜到心底。

这些绒乎乎的“毛姑娘”，是我们童年最珍贵的宝贝。总会挑
出最嫩最饱满的一把，小心揣进洗得发白的衣兜，带回家塞给弟弟
妹妹，看着他们小口咀嚼、眉眼弯弯的模样，自己心里比吃了蜜糖
还要甜；也会悄悄攒上一把，送给朝夕相伴的小伙伴，一把不起眼
的野草，没有贵重的包装，却盛着童年最纯粹的情谊。

“毛姑娘”从不止于带来甜与乐，更在儿时的岁月里，默默护着我
们这些莽撞的野孩子。等到茅针慢慢老去，便会绽开一团团洁白的
绒花，风一吹就轻轻飘飞，可这看似柔弱的绒花，却是乡间最管用的
止血良方。儿时打猪草、挖野菜，总免不了大意划伤手指，鲜血渗出
来时，我们从不会慌着哭闹，随手摘几朵茅花，轻轻揉成团按在伤口
上，不过片刻，血就止住了。

后来我离开故乡，住进了钢筋水泥的城里，车水马龙之间，再
也寻不见那条长满茅草的田埂，也等不到春风里悄悄探头的“毛姑
娘”。偶尔在街头瞥见野菜摊贩，总会下意识驻足张望，可那些规
整摆放的野菜，终究少了田埂间的野气，更没有我记忆里那一缕独
属于“毛姑娘”的清甜。

我总念着“毛姑娘”，起初只当是贪恋田间撒野的童年，念那田
埂清风、伙伴嬉笑，念那一口直击心底的春日清甜。可离乡越久、
年岁渐长，才渐渐明白，这份念想远不止怀旧。

这株生于阡陌的小草，教会我放下傲慢、心怀谦卑。它早已不
是一株寻常野草，而是刻入骨血的乡愁，是永不褪色的童年印记，
更是我敬畏自然、珍视平凡的初心。在往后的岁月里，我将带着这
份草木温情，常怀敬畏，常怀感恩，珍惜每一寸土地，敬重每一株平
凡的生命。

“ 毛 姑 娘 ”
□查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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